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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这里是“象”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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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杜春娜 李文璇

“跋山”成功源于坚持

在此次的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中，沂水跋山
遗 址 群 是 唯 一 入 选
的旧石器考古项目。

“实际上，2 0 2 3 年的
考古成果非常丰硕，
都 有 其 非 常 重 要 的
意义。”孙波表示，沂
水 跋 山 遗 址 群 能 够
在此次评选中胜选，
也 是 长 期 坚 持 不 懈
努力的结果。

“我们对跋山遗
址 进 行 了 长 期 的 工
作，从调查到发掘一
直 都 没 有 间 断 。同
时，我们围绕跋山遗
址 对 周 围 进 行 了 大
范围的调查和发掘，
形 成 了 跋 山 遗 址 群
的概念，覆盖了旧石
器文化的中晚期。不
仅在跋山遗址上，在
水泉峪等遗址上，我
们 也 建 立 了 标 准 的
地层剖面。”孙波表
示，曾经难以归属的
旧时器文化遗存，如
今 都 可 以 找 到 它 们
的年代坐标，并由此
建 立 了 山 东 地 区 旧
石 器 中 晚 期 十 万 年
以来的文化序列。

除 了 能 够 建 立
沂 河 上 游 区 域 距 今
1 0万— 1万年的考古
文化序列外，跋山遗
址 群 还 有 其 他 的 收
获。“以象牙为代表
的骨器制作，通常认
为 是 现 代 人 类 的 行
为。”孙波介绍，跋山
遗 址 在 十 万 年 前 就
出 现 了 象 牙 质 铲 形
器 这 种 对 骨 器 的 加
工，这对研究整个东
北 亚 地 区 旧 石 器 时
代 中 晚 期 的 文 化 具
有重要意义。“经过
多年来的努力，跋山
遗 址 群 的 工 作 算 是
取 得 比 较 大 的 成 果
了，也基本达成了学
术目的，下一步也将
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更细致的梳理。”

“三连”源于
“长期规划”

从 2 0 2 1 年 的 滕
州岗上遗址，到 2 0 2 2
年 的 临 淄 赵 家 徐 姚
遗址，再到 2 0 2 3年的
沂水跋山遗址群，对
于院里主持发掘的项目能够
连续三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孙波告诉记者，这主
要源于他们在学术上的长期
规划。“我们对山东的考古，
包括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等几
个阶段设定了一个长期的研

究规划，形成了几项科研重
点。”

“科研重点之一便是对包
括跋山遗址在内的旧石器研
究，以此建立起山东旧石器考
古的地层序列，形成一个山东

与国内其他地区进行
对比的学术坐标。”孙
波介绍，他们还对以
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为
代表的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阶段，进行重点
研究。“这可以更好地
研究中国北方地区旱
作农业起源，以及从
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
过渡中，人类在文化
上、行为方式上、思想
观念上的转变。”

同时，山东省文
物考古研究院还重点
对海岱地区文明化的
进程开展研究。“滕州
岗上遗址和焦家遗址
曾入选过十大考古新
发现，这也是为了搞
清楚在海岱地区，以
山东地区为中心的古
代文化在向国家社会
转变过程中的各种变
化。”另外，齐鲁考古
学文化研究也是山东
考古科研重点之一，
旨在究明齐鲁文化的
面貌、特点及其在中
华传统塑造过程中所
起到的基础性作用。

未来要靠年轻人

山东考古之所以
能取得丰硕成果，一
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因
为齐鲁大地悠久的历
史 和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地下有东西我们
才能挖出来。我们所
有的成果都是祖先留
给我们的，我们只不
过挖出来而已。”孙波
说，对于山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而言，重
点关注齐鲁考古文化
研究责无旁贷。“地处
齐鲁大地，要把这片
土地弄明白。”

谈及山东考古的
未来，孙波信心十足。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已经建立了一支以
8 0 后、9 0 后为主的年
轻学术骨干。“以这群
年 轻 学 术 骨 干 为 骨
架，我们已经形成了
一个研究梯队。这个
梯队围绕着我们的学
术重点，以团队制的
形式进行研究。”孙波
提到，像沂水跋山遗

址群的项目领队李罡便是一
位 8 0后，以他为首，围绕跋山
遗址群，也就是山东旧石器的
研究，形成了一支专业的团
队。有了这批年轻人，再加上
社会方方面面的支持，相信山
东考古已经走在春天里。

22日上午，当跋山遗址群成功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
新发现的消息传来时，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孙波也松了
口气。很快，微信、电话等各种祝贺不断涌来。沂水跋山遗址群是
继滕州岗上遗址、临淄赵家徐姚遗址之后，山东考古连续三年获

“十大”殊荣。跋山遗址群为何能在激烈的“厮杀”中脱颖而出？山
东考古为啥连续三年能够夺“宝”而归？孙波院长接受了记者采
访，讲述山东考古走进春天里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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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遗址（2023年发现）等旧石器时代
中期到晚期的数十处遗存，则犹如
点点繁星，将古人类连续发展的历
史进程照耀得愈加清晰明朗。

“如此完整、连续的地层剖
面，在山东及周边地区非常罕
见。”李罡说，“从时间角度来说，
跋山遗址使用简单石核-石片技
术的文化特点，可上溯至早、中更
新世华北地区广泛流行的石核-
石片石器技术传统；水泉峪遗址
的船形细石核技术，又为凤凰岭
文化、扁扁洞遗址所‘继承’。而从
空间角度来说，跋山遗址群揭示
了晚更新世华北、华中乃至华南
地区旧石器文化传统的一致性，
展现出中华大地多元一体、长期
发展的‘文化基因’。”

跋山遗址群更为重要的意义
是为探讨现代人起源，即我们直
系祖先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证
据。李罡介绍说，之前人类“非洲
起源学说”是学界主流意见，该学
说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20万-15
万年前的非洲，然后在大约10万
年前走出非洲，6万年到达东亚并
完全替代了当地土著人群，之所
以完全替代是因为东亚原始居民
没有度过距今7万年左右的末次
冰期的严酷环境。而从跋山遗址
出土的考古学材料来看，第二期
文化，也就是距今6万到7 . 5万年
的地层中出土的遗物更密集，展
现出比距今10万年的第一期文化
更加繁荣的文化发展态势，这就
直接否认了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
古人类灭绝的推论，清楚展示出
山东地区乃至东亚早期人类与文
化持续演化发展的路径。

当然，这只是根据目前考古
发掘所获材料的推测，要想找到
解决人类起源问题的直接证据，
就需要找到古人类的化石。这有
可能在跋山遗址群找到吗？“我满
怀希望。”李罡说。

如今，围绕跋山遗址开展的
考古工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今
年考古调查范围继续扩大，发掘
面积也拓展到了200平方米。李罡
等人还将在这片熟悉又充满未知
的土地上继续“耕耘”，他们期待
着崭新的发现，以更好地回答“我
从哪里来”。

沂水之滨，一代代古人类繁衍生息，上演着未曾断绝的生命史诗。
他们制造和使用的石器工具，被岁月风沙埋藏在地底，形成以跋山遗
址为中心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群。近年来，随着跋山遗址群的发掘，海岱
地区十万年来的历史脉络得以清晰再现，末次冰期寒冷期东亚古人类
灭绝的推论不攻自破。22日，“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
揭晓，跋山遗址群入选“202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跋山遗址群是如何被发现发掘的？发掘中出土了哪些重要文物？
这一遗址在考古学上的意义究竟有多重要?记者就此采访了项目发掘
领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李罡。

记者 李文璇 杜春娜

泄洪带来的重要发现

跋山遗址群是以山东省沂水
县跋山遗址为中心的80余处旧石
器时代遗存的总称，它的发现纯
属偶然。

2020年7月，临沂市沂水县河
奎村笼罩在一片迷蒙的雨雾之
中。接连十余日的大雨，使得村庄
附近的沂河水位陡涨，跋山水库
遂开闸泄洪。湍急的流水冲刷着
河岸，裹挟泥沙奔涌而下。那时人
们不会想见，埋藏在地底的古生
物化石竟会因此“重见天日”，并
成为一次重大考古发现的“引
子”。

“有人在跋山水库发现了动
物化石，应该是被水冲出来的。你
快过去看看，说不定有旧石器时
代的东西。”8月20日，李罡接到了
院长孙波的电话。三天后，他驱车
前往跋山水库，仔细翻看起现场
人员采集到的石英。“这几件石英
有加工的痕迹，应当属于人工制
品。”李罡不由欣喜。举目四望，他
感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很可能正
是古沂河的阶地——— 或许这里真
是一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

李罡将情况上报后，山东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与沂水县文化和
旅游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裸露
出来的动物化石进行了紧急加固
和清理。2021年4月中旬，随着汛
期的迫近，考古队开展对跋山遗
址的抢救性挖掘工作。尽管前一
年曾在此处发现石英制品与动物
化石，遗址的文化堆积状况依然
难测。幸运的是，跋山遗址是一座

“货真价实”的史前文化“富矿”：
堆积近8米的残存剖面，共划分出
14个文化层，当年发掘面积55平
方米，揭露文化层8个、人类活动
面1个，出土、采集各类锤击、砸击
石核、盘状石核及各类石片，石
球、石钻、刮削器、砍砸器等工具
以及动物化石五千余件。

连续的文化层位意味着完整
的文化序列，数量繁多的“文化标
本”则蕴藏着古人类的“生存密
码”，跋山遗址意义重大，在考古
界引起高度关注。2022年起，跋山
遗址的发掘由抢救性转为主动
性，考古队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上
继续下探，到2023年底，终于将所
有文化层面揭露无遗。与此同时，
考古队逐步扩大观察视野，又相

继发现了水门遗址、葛庄遗址、沂
河头遗址与水泉峪遗址，它们与
跋山遗址互为补足，揭示出距今
10万—2万年的地层剖面，展现了
鲁中南乃至山东地区晚期更新世
人类的连续发展历史进程。

对于普通人来说，看到的是
发掘出来的一堆堆的石头、骨头，
一点都不起眼，可是在考古学家
眼中，却可以通过这些出土物破
解远古时期人类留下的信息密
码。“在还不存在语言的遥远年
代，有一群古人类游荡在沂水之
畔，凭借狩猎动物与采集植物为
生。他们已经拥有了制造与使用
工具的智慧，还随着时间推移逐
渐掌握了更加先进的石器技术。
数万年光阴流转，地球气候几度
巨变，古人类始终在此处繁衍生
息……”李罡说，他们正是借助跋
山遗址群的珍贵“矿藏”，寻觅远
古人类的踪迹。

发现“象牙质铲形器”

李罡到底挖到了什么宝贝
呢？

“别看跋山遗址的发掘过程
还算顺畅，其实对我们搞旧石器
的来说，挖出些‘宝贝’特别难。”
李罡自2010年起便在山东从事旧
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十余年间曾
听闻无数考古“线索”，可它们大
多只是一个“一掐即灭”的“线
头”，跋山遗址算是个“例外”。

2021年5月12日——— 李罡至
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那个特殊的
日子——— 那天，他与一件稀世“宝
物”相遇了。“当时，考古队员正在
清理探沟2的下文化层，他们大声
地喊我。我过去一看，这一文化层
中赫然出现了一个象的门齿和一
段臼齿。”李罡回忆说。这根长约
半米的门齿体量硕大，较粗的一
端断面直径达15厘米，看起来平
齐而规整，就像经过打磨和抛光
一样；在显微镜下观察，断面上的
划痕排列呈现出一定的规律。这
意味着它很可能是人类使用过的
工具。

“一开始，我们把它叫作象
牙铲，倾向于它是古人类用来挖
掘植物根茎的。”李罡说。种种迹
象表明，象牙铲的称呼并不严
谨。因此，又称之为“象牙制铲形
器”，意为古人类拿了象的门齿，
把它制造成了器具。然而，李罡
和团队并未找到相关加工工具，
故把“象牙制铲形器”改称为“象

牙质铲形器”。
测年结果显示，“象牙质铲形

器”的年代不晚于距今9 . 9万年。
在成为古人类的器具之前，这根
门齿属于一头成年古菱齿象。这
种体重可达10—15吨的史前巨
兽，生活在距今20万—1万年的晚
期更新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大
象种类。如此庞然大物，古人类是
如何将其猎杀的呢？

“在清理动物化石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八具象的下颌骨，其
中有两具属于成年象。而这两头
成年象的骨骼，要比幼年象的保存
得完好很多。此外，我们还在发掘
时发现了一块较为集中的黑土，这
种土壤在地质学上称为‘沉积’，在
沉积相上则属于沼泽相。”李罡解
释说。在他看来，这些“蛛丝马迹”
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答案。

静默地躺在地底的动物化石
与石制品，犹如一幅远古时期的
图画，在人们面前缓缓铺展：距今
约10万年前，温暖宜人的山东之
地，林木茂密、水泽丰沛，是古人
类与古菱齿象、犀牛、原始牛、普
氏野马等史前动物的共同家园。
而那时，跋山遗址还是一片水草
丰美的小型湖泊，是他们时常光
顾的饮水之处。有时，一些年老体
弱的哺乳动物不慎陷入泥沼，难
以抽离，古人类便一拥而上，借机
大快朵颐。或许是为了彰显族群
的力量，他们连巨型动物的骨骼
也没有“浪费”，而是将其保留下
来并加以利用。

李罡称，古人类对巨型动物

骨骼加以利用的行为，以及巨型
动物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的场
面，此前在国内并没有发现过。

这一重大发现，直接导致了
发掘计划的转变。

“参照往年的情况，沂河在7
月初就会进入汛期，如果不抢在
这之前完成发掘，跋山遗址便有
可能被白白冲毁，这是我们无法
接受的。”李罡回忆说，“所以，起
初我们打算以两三个月的时间贯
通地层，为了抢抓工期，大家每天
的工作时间都在十小时以上。”

然而，随着象牙质铲形器豁
然出露，略显粗放的抢救性发掘，
显然已不适用于如此珍贵的遗
址。沂水县政府与文化和旅游局
高度重视遗址的保护工作，用一
个月时间建起一条长90米、高5米
的围堰，将跋山遗址彻底封护起
来。尽管当年雨水比较丰沛，但遗
址没有受到分毫破坏。2021年10
月28日，跋山遗址入选“山东百年
百项重要考古发现”名录，发掘计
划也转为主动性发掘。这意味着
考古队拥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来进
行“精耕细作”，从而系统、全面地
收集跋山遗址的考古信息。

我们的祖先哪里来

连续三年的发掘，收获颇丰。
跋山遗址群目前共出土及采集标
本5万余件。其中跋山遗址出土标
本2 . 6万件，包括石制品16000余
件、动物骨骼10000余件；水泉峪
遗址出土石制品4171件。发掘带

给李罡越来越多的惊喜，除了发
现宝贝，更有观念的冲击。

“这里有炭屑！”在跋山遗址
的挖掘过程中，工作人员惊喜地
发现了炭屑以及多处用火遗迹。

“难道末次冰期寒冷期时的中国
古人类已经用火来抵御寒冷了？
他们没有灭绝？”怀疑的种子在李
罡的脑海中深深植入。而后在水泉
峪遗址中，工作人员发掘出了炭
粒。两处的发现让李罡确定了一个
信息：末次冰期寒冷期的东亚古人
类没有灭绝。可以想象，距今2万多
年到3万年，在末次冰期盛冰期那
个残酷的时代，山东地区的古人类
用着延续下来的取火技术，保暖
并应对恶劣的环境变化。

“这些其实能够说明我们山
东地区古人类的连续演化。”李罡
说，初步来看，单从沂河上游就能建
立起从10万年到1万年的古人类连
续活动的痕迹，这一点非常罕见和
稀有，并且基本每一个层位都有不
同时期的人类生活的轨迹。“通过对
石器的观察，能够分成四个文化期，
包括从10万年到7万年，从7万年到6
万年，从5万年到3万年，从3万年以
来到细石器技术出现。”李罡称，从
10万年到1万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还带有阶段性的变化，说
明人类的智力与技术是在不断往
前演进的。

跋山遗址就像夜空中的一轮
明月，照亮了海岱地区10万年以
来的历史脉络。而此后发现的水
门遗址（2021年发现）、水泉峪遗
址（2022年发现）、葛庄遗址、沂河

跋山遗址地貌航拍图 象牙质铲形器出土时的情形。 本版图片均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跋山遗址群凭什么？

十万年人类家园

跋山遗址群出土的赤鹿角化石。 经过修复后的象牙质铲形器。 水泉峪遗址出土的船形石核。

李罡在跋山遗址发掘中。

考古人员在整理出土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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